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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會



　　我是一個地盤工人，三十多歲。中學同學早已成為經理級的人物，我卻幾乎每天在地盤渾灑汗水。雖然社會地位不高，這些年內的單身生活，令我儲到一點的錢。在二十多歲時，比較愛面子，賺少卻好穿名牌，因而認識了已死去的老婆。

　　在港島的電車上，我手上的數萬元勞力士閃出耀眼的光茫，刺痛了她的雙眼。在電車因為前面小孩跑過而急停的時刻，我失去平衡撞到了那時未死的妻子。

　　「你沒留神嗎？」少女有點不滿地看我。
　　「對不起。」
　　就是因為這句對不起，我認識了她，及後，有了我們的女兒。

　　我的女兒十八歲，就讀香港大學的心理學系。小時候起已不用父母擔心，獨立地溫習，考得好成績。她的感情事我不知道，但在她小學六年級時，我不經意地在書包看見幾個男生為她寫的情書；而她在初中起便有時晚歸。由於我做地盤，心身也為公司付出很多，看見她健康成長，對於她和男生之間的事，便無多介入。只是有時聽到妻子和她爭吵：
　　「我叫了你不要和張一起，你聽不見嗎？」妻子咆哮。
　　「哇哇……」穿著校服的女兒在哭。
　　「不是他們追你，你便答應的。你怎解釋這手機的短訊？」
　　「我沒有！」女兒的臉紅了。

　　女兒雖然年紀輕輕，但皮膚非常透亮，是雙眼皮的，而兩眼間的隔距略長，有點似台灣女星林依晨。如果說雙腳，可能因為仍在發育的關係，看上去很有彈力，同時是瘦長的雙腿，略為打扮的話，穿上校裙，也像日本的年輕女子團隊成員。

　　根據我片面聽到的，這次妻子和女兒吵架，是由於女兒和幾個男生一起去了長洲玩。妻子因懷疑女兒被其他男生上了而憤怒。說實在的，作為父親的我怎會不介意呢？但在工作上司和同事政治化的情況下，我被壓迫得十分累了。對那些男生的仇恨，埋藏於心。

　　我一向有約女人，是在妻子死去之後。那次註册了Instagram去約PTGF，是因為地盤的同事介紹。
　　「我在那約了一個十八歲的。十分嫩口，之後她還提出五千元包一個月呢。」
　　「她看上去，就是在學校約她，會拒絕，可是一到晚上她面向螢幕，便是一個淫蕩的高中少女了。」
我有點驚奇，而好奇心驅使下，去開了帳號。

　　使用Hashtag「PTGF」便發現一大堆少女發出的貼文。我往下捲，看見一張圖，影著一對白滑的長腿，當中腳趾翹起，十分誘人。當時我想，「如果是自己的女兒，我也會上她呢。」

　　不難便約到她出來。我們約了在旺角的Ａ出口。在晚上的七時正，我躲了在廁所旁，觀察出面的情況。當中有一個穿著蕾絲短裙的少女，身型適中，雙腳白滑有肉有彈性，裙剛好遮掩了妹妹的位置，胸部少少漲起，應有Ｂ級，在未完成發育的少女來說（她那時應是十九歲），已不錯的了。相貌十分不錯，咦，「竟然那麼像自己的女兒。」

　　「我到了。」她在Instagram回覆。





剷除



　　望著那可人的肉體，想不到是自己的女兒。我流下汗來，可幸旺角站人來人往，少女未必看見我。我發覺自己狼狽地隱藏自己。我望向她，她在Ａ出口下方，未上樓梯，重心在一雙腳，另一隻腳曲起，腳好像抹了點膏，在遠方折出殘眼的光，這光令我心跳加速。
　　「你……在哪裡？」我在短訊裝傻。
　　「在Ａ出口的下方，你見不到的嗎？」

　　在這之後，我便沒有回覆。在我記憶之中，那天她的身影，是焦慮且可憐的。我想抱著自己的女兒呢。

　　這天之後，女兒有時晚歸，我心裡有底。晚上我似以前一樣，煮飯和煲湯給她，有時看見她穿著黃色的吊帶連身裙回家，心不好受。她會很可愛地走過來：「爸爸，我回來了。」我想起以前她玩耍時弄到熱湯快跌落她的臉，我伸出手去擋著了，那時她只是五、六歲的小女孩，現時已亭亭玉立，將近二十歲了。

　　「她的初夜，是怎失去的呢？」咬著煙的我在地盤想起這個問題。

　　因為和她的「邂逅」，　我創建了許多新的Instagram帳號。在我多次的測試，發現她經常在旺角維記約客人。那晚特別冷，由地盤回家後，我便趕到了大廈的對面。維記入口不大，我在對面的暗巷抽著煙靜候。

　　是一個約十八歲的男孩，打扮像韓國歌手，他牽著我女兒的手進入維記。

　　望著男孩牽我的女兒上樓，我感到孤獨和悲傷，我戴上了口罩和鴨舌帽，箭步跟了上去。在十五樓，他們進房後，我停在門外偷聽裡面的聲音。女兒好像很舒服發出緩慢的叫聲，有時有飢餓的吸吮聲。我無名火大，踢開了門衝進去朝那裸體的男生揮去一記右直拳，再來是左勾右直左直右勾最後是連續的激烈膝撞，我看見他的小雞，火起便一掌緊握，使出在地盤鍛鍊到的力量，擠爆了它，滴下了青綠色的汁液，除了我大家也哭了，我卻憤恨不平，將小子推了去房的一角，毆打了一段時間。這小子看上去快死，而他的下體已成為一堆混亂的血肉，像雲吞當中的肉，碎在一團。摸上去是平滑的，他的生殖器已被我剷除了。

　　女兒很害怕的樣子，我上前抱緊了她。我並無作聲，而由於穿上了長袖鬆身的衣褲，以及她在驚怕，似乎並無認出我。

　　男生落荒而逃，由於他在做不見光的事，在後來我也並無因傷害了他而受到警方追究。

　　這便是我和女兒在酒店房的第一次「 邂逅」，她的悲痛讓我惋惜，我也反思自己的行為，「這畢竟是她的選擇。 」我對於嚇壞了她感到懊悔。在抹掉她的淚後，我離開了酒店。





邂逅



　　晚上我已睡著，開門的聲音令我醒來。女兒仍穿著性感的連身裙，露出的白滑雙腿踏進家中。她的眼神流露驚恐，單手捉緊手機。在她除鞋時，透出了白色的內褲，隱約傳來一陣香味。

　　在女兒睡著時，我走去溫柔地抱著了她，連自己睡下去也不知道。早上醒來，她仍酣睡，晨光透過窗簾照進來，我察覺她異常漂亮，在我內心她是純潔的，就像妻子未死一家三口幸福的日子時，那個可愛的小妹妹。我察覺她為我蓋上了被，她卻打起噴嚏。

　　我察覺到之前行事魯莽，內心阻止其他男生享用我女兒的渴望卻愈燒愈旺。我帶備了小刀，希望消滅那些可惡的男生。

　　即使雨下，我如常收工往維記附近徘徊，只要一看見女兒和男生，便會行動。我也長租了維記的某個單位，在當中鑽出了洞，使自己可以窺看另一間房的情況，才能保護女兒。等了一天又一天，女兒也並無出現。可能是因為害怕。

　　為了女兒的幸福，我在她下課在家睡覺時，偷看了手機，找出了她的曖昧對象，那是一個叫Ａ的男子，就讀恆大，似乎快將畢業。「為甚麼女兒不在香港大學結識男友？」我偷偷用女兒的手機向Ａ發出短訊，代替女兒約他在維記見面，我開價六千元，Ａ竟然接受了。我想，「 是富二代嗎？」成功約到後，我便刪了對話，留下了Ａ發出的時間地點訊息，佯裝是Ａ主動提出見面的。

　　在那晚，快到八時，我的心跳加速，很久沒在此出現的女兒，穿著白色短袖衣，和緊身牛仔褲出現了，她臉泛紅，看見Ａ後有點害羞。衣服外露的手臂，在黑夜中卻顯白滑，在我心中她是天使。　

　　我靜靜地緊追其後，在轉角樓梯下，我聽見女兒久違的笑聲。在妻子死後，女兒很久沒開心地笑了。Ａ很有風度，為女兒開門。他們進房後，我急步走入長期租賃了的房間。此房的洞口，足以讓我伸手穿過去。洞口剛好是可見床上的事情。

　　Ａ溫柔地撫摸我的女兒，女兒發出微弱的呻吟聲。「 在大學和其他人做時，她也是這樣的嗎？」在房的另一邊我想到。在手伸向純白上衣內部時，我的怒火開始涌現。　

　　Ａ正在脫女兒的衣服，她赤膊一邊，纖細可人，Ａ的頭靠向她，聞她的白滑肩膀。我進入房間的廁所洗了個臉，希望冷靜下去。望向鏡子，我發現自己分裂成了兩個人，鏡中左邊的我眼紅如血，右邊的我異常冷靜。我左手拿起了刀，右手握著手機。精神不穩定的我，搖擺地走向洞前。我左手伸出刀，想從洞中鑽出來，直接刺向男生，同時我右手的手機搶佔洞口位置。終於我放下刀子，在看見少女優美的胴體，我拿出了手機攝影。「啪啪啪啪……」想不到，對上一次看女兒的裸體，是小時候幫她沖涼抹身，現時看見，是她和戀人魚水之歡。想不到Ａ很快就射了，他們並無使用酒店提供的避孕套，Ａ的白液灌滿了我女兒的下面，她流露意猶未盡的神情。我忍著淚水，帶著手機離開了現場。





遺失



　　拍攝了女兒和戀人的做愛片段，我流下了汗，急步走回家。回家後，並無沖涼抱頭就睡。一片奇怪的寧靜，睡醒後，感到不自在。想拿出手機看看訊息和時間，以及看看女兒的房間。她並不在，而我找不到手機。「 糟了，難道留了在酒店？」我連忙叫的士去酒店，卻並無收獲。

　　在夜晚，我在連登發了個帖，是有關遺失手機的，重酬。有些熱心的連登用戶幫我找了找，也並無發現。

　　女兒在九時多回來了，很睏的樣子，卻有種滿足的神情。我在她的外貌上，找到了死去的妻子。在她房門外，我靜靜地看她睡覺了一陣子。「就這樣算了吧。」我抱著放棄阻止女兒接客的念頭，到屋外抽了枝煙。

　　過了幾天，早上我如常地上網，察覺到連登討論區的成人區，有個帖是「本地學生與男友自拍流出」，好奇心驅使下，我點擊進去，裡面有Dropbox的連結，我隨手開啟連結讓電腦下載，便吃了點早餐出門工作。

　　那天在地盤，休息時大家如常地聊起成人話題。「Dish AV最近Server死了，您知道嗎？」有個老工友粗魯地說。「只是iPhone沒法直接瀏覽吧？」我疑惑。「不只是iPhone，我是用Samsung的，也上不到。」另一個工友說：「 伺服器維修是很正常的，等一陣便可上到了。」有人說：「聽說是因為Dish AV太多本土的自拍流出，被市民集體控訴了？」「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只是聽說而已。」「有很多本地的自拍是真的，最近有個女生，大家叫她葉啟晴，真名是甚麼不知道，但皮膚嫩滑，很像AV女優音梓呢。」「音梓是怎樣的外貌？」「你Google一下便知道了吧，難怪你一世做地盤。 」有個老工友笑說。「音梓我知道呢，單是相貌已有日本一線女明星的程度了。」「哈哈，那我也想J一下」我笑說。


 





追殺



　　在家，女兒在客廳做功課，我在房內檢查之前下載的檔案。「本地學生與男友自拍流出」這是一個MP4檔，在我再上原帖時，連結已失效。「大概是Dropbox的審查系統發現了成人內容。」我想。無論如何，我點擊檔案，影片顯示漂亮的女學生和幾個強壯的男人睡覺，似乎不是香港人自拍。我想起了老工友提過的音梓，在Google搜了搜，發現和片中的少女一樣。我想，「 原來並不是香港少女的自拍，只是日本女優A片，貨不對版。」但是，在片段的字幕，卻巨大的寫著葉啟晴三個字。在這刻，我嚇了一跳，卻困惑起來。

　　我的頭很痛，「葉啟晴」三個字讓我聯想到某些東西。是死去的妻子嗎？不是，因為名字不同。是某個前女友嗎？不是；是舊同學或親朋戚友的名字嗎？也不是。我望向女兒，雙眼空洞的她望我咧嘴而笑，同時手上的玻璃杯不慎跌到在地而碎裂。「啊。」她大叫一聲。此刻我想起了「葉啟晴」的意思，將它倒轉，發音是「程啟業」，這是我女兒就讀的中學。想到這，我流下冷汗。趕忙幫女兒打掃乾淨，免得碎片刺傷任何人。

　　我只有「程啟業」三字的線索，並無更多頭緒。在這社會中，我始終在下一天盡量若無其事地上班。辛苦地搭了些棚後，地盤的工人坐在一堆休息。
　　「你們記得我之前提到的葉啟晴少女嗎？」地盤的主管，戚哥說。
　　「她的確很像日本女優音梓。 」
　　我疑惑：「她便是那個女優吧？ 」
　　戚哥威風地說：「表面上是那個女優，你不知道檔案中的檔案嗎？ 」
　　「在那個MP4檔內，是有另一個連結的。」
　　「 即是怎樣？」
　　「 在舊版的Windows，您可以在檔案中的內容，另加上描述。在這個位置，是有一條隱藏的Google Drive連結。」
　　我大覺不妙，馬上拿出新手機瀏覽討論區帖文，「本地學生與男友自拍流出」的帖文仍在，我在手機無法試驗戚哥所說的。
　　戚哥淫笑，拿出手機播放片段，當中呻吟聲響遍整個工地。旁邊一些工作中的人望過來笑了。片中的女生穿著白色短袖衣，和緊身牛仔褲，十分可人。
　　「我有點頭暈，要先回家了。」我和戚哥說聲便走到一旁。

　　雖說是回家休息，我在地盤的一個陰暗處待著。盡力去思考，而內心的波動無法平伏。「現在大家都看見我女兒的裸體了，他們還在地盤這樣的恥笑我女兒。這和恥笑我是一樣的。」我很感傷，腦袋感到有一個鎖，而這個鎖愈扣愈緊，緊得好像有一條幼而硬的鋼線，卻快要撕裂成兩半。在我內心中，女兒始終是五、六歲稚嫩、天真，卻可愛而且孝順的她。她和其他男人做的畫面，以及想到世上的男人，香港的人，看見她被男人撫摸而呻吟，我的感受十分複雜，「我應該已經放下了。 」而應該已淡忘的死去的妻子，突然出現在腦海，告誡我不可饒恕侮辱過女兒的人。由於擔心女兒，我致電給她，並無接聽。

　　在第一次察覺女兒是如此漂亮，大概是她十七歲生日時。那時和她、妻子一起在高級餐廳慶祝。她穿了件白色露肩晚裝，高跟鞋，長髮尾曲起來，剛好碰到軟滑的肩膀。侍應生偷望她修長的雙腿。我笑了，因為那天很開心，一起拍了很多合照。

　　想不到女兒會和稱作音梓的AV女優關聯一起。天下的父母，應該如我，都不想女兒拍AV吧。而我的女兒竟和拍AV無異，和人睡覺的片段被發布了上網。我想，「 不只是香港，可能日本、台灣、韓國的網民，也已在看這片了。」「 他們會否已望著我的女兒手淫呢？」「會否騷擾她？」我望著地盤的天空，灰暗一片。我一星期有六天要上班，除了賺錢，竟不可全力去保護女兒。而此事的元兇，我想到，不就是我自己嗎？根據剛才看戚哥的片段，那便是來自我遺失手機的。作一個三十尾的男人，我並無想過自殺。看到前面的樹，和妻女郊野的片段映入眼簾。對女兒的愧疚湧入心中，將近化作雨從我的頭上落下；我強忍淚水，「 現在還不能死。」

　　我回到地盤，告訴大家我收到來自客人公司的來電，有一個重要的會議，在樓宇的頂部開會。天台未完全建成，尚可容立三、四十人。今天有上班的，都被我叫了過來。「有甚麼事嗎？」戚哥依舊得意地說話。「沒事，」我未說完，便將連接天台和下層的樓梯拆掉，然後將邊緣旁的地盤工人推下樓。
　　戚哥大叫，「你在做甚麼？」
　　「 快救人！」有人喊。
　　「捉住他！」
　　雖然我做了十多年地盤，也無法晉升，這大概和我很少應酬有關，但我將來阻止我的人，一一推了下樓，這至少十層的高段，足以使人必死。女兒的裸體畫面，像一個鉛球，沉了在我的內心、腦海，我的心很痛，我的心一向很好的。
　　「我很好。」對於衝過來阻止我的人，我說。
　　再有幾個人衝過來，我一次過抱起了三個人，將他們丟下樓。
　　擾攘了十多分鐘後，我共拋了十八個人下樓，最後剩下戚哥。
　　「你為甚麼要公開我女兒的片段？」我問。
　　「甚麼？她是你的女兒？」「我只以為她是其它的女中學生。」
　　我懶得去和他解釋，衝向了他。
　　「慢著，但是你知否是誰在連登發帖的？」
　　他未說完，我已將他拋下去，隨之而來是巨大的呯一聲，下面，共有十九條屍體。

 





思考



　　望向下面的十九條屍體，我毫無懼怕之感。望向天空，卻覺廣袤無垠。我想：「直至今時今日，是注定的。」
　　我不徐不疾地走去地面，並戴上手套，走進碎土機駕駛艙，將眼前的屍體碎成粉末。
　　「這裡便成為了，純粹的棄置工地。」
　　回到市區，我和女兒搬去遠親閒置的小屋暫住。在新聞可見有關失蹤工人的消息，當中包括了我的名字。「他們假設我也成為了碎土的其一分子了吧。」
　　女兒心神恍惚，若有所思，令我擔心起來。她的手緊握自己的手提電話。我感覺她知道自己的片段被公開了。「始作俑者不就是我嗎？」我想。
　　妻子的死去，我認為自己有所責任。當時仍然年輕，追求升職加薪，經常和工友吃喝玩樂，雖然現在已近乎自己一個，這已是妻子死去之後的事；我一星期要六天工作，一天約十小時，收工便和工友飲酒玩樂，有時去澳門賭兩手。妻子誤會我出軌，竟然精神不穩定起來，起初只是抑鬱，後來患上精神分裂症，以為幻想之事，當真發生在現實。我所錯的是，知道她失常後，不但沒多加陪伴她，反而將精神投注在工作，玩樂上。女兒還小，懵懂不知狀況。
　　時至今日，女兒去做PTGF，難道我不是原因嗎？常不在家的父親，破碎的家庭，精神病的母親，死去的母親。性可能給她快感，可能是金錢，也可能是逃避的窗口。現時，看見她不安的神態，我想到死去的妻子，她們的神情，竟是如此相似。我黯然不語。



 





追查



　　在電話簿中，我找出了舊工友給我的聯絡電話，這人是幫助外界接觸Deep Web相關組織的聯絡人。
　　「喂，是John嗎？」
　　「Hello，Hi，Speaking，What can I help you?」
　　「I want buy 『server』 find out people.」我盡力說英文。
　　「Oh you want to buy a server, what type of server？」
　　「ser......vice」我重新說。
　　「Sorry I don't speaking Cantonese, you want to grab a coffee to discuss？」
　　就這樣，我約了這個叫John的人在長沙灣的Pacific Coffee見面。為了避免警察見到，我戴了個大的口罩。起初我們的溝通有難度，他似乎漸漸明白了我所說的，「Oh I gotcha man, you want a server with a man as an admin.」我有求要他，不敢得罪，連聲說是。

　　在兩星期後，我和他約了在元朗的僻靜地方見面。
　　等了個多小時，才看見一個白淨瘦削的男子走來。他的臉色白得，有Michael Jackson變白後的感覺。
　　「This is the server you want. The admin would contact you later.」男人叫身邊的手下搬出電子零件。
　　「會不會有甚麼誤會？我要的是發帖者的連登帳號電郵地址。」
　　「What you mean? You mean you not gonna pay?」
　　我不明白：「屁？甚麼屁……」
　　「You gonna pay me 250 thousand for the server.」
　　我大約知道是要付很多的錢，現時我儲了的錢要預留在生活費和租金，因為我殺掉了同事以及失業了。
　　拿出銀包，只見三張一千元。
　　白臉男子很生氣，他說：「You not gonna pay? You owe me the dollars.」他拿出一支針，想刺在我手上。
　　「甚麼來的？是愛滋針嗎？」我嘗試閃開，卻被他捉住手刺了下去。這是綠紅色的液體，似乎本身是血液。
　　「You not gonna leave here unless you suck the dick of every one of us.」他說。
　　「塞打的？」我不明白，「你是要叫的士嗎？」
　　他說完，便除下褲，他身邊的四五個壯男也除了褲。我捉住一個壯男打了他一拳。壯男退後了一點。他們似乎是經過特訓的地下成員，另外幾個壯男朝我跑來，拳打腳踢，甚至起膝。他們專挑我的弱處來打，例如雙眼、肝（腰部）、下陰等等。我想起了我在酒店打傷的男孩，我現時受到的攻擊，就像我如何攻擊那男生一樣。很痛。他們一邊打我，一邊除褲露出陽具，其中一個迫我含下去。
　　我大力咬下去，希望弄痛他，他的下體異常堅硬，我沒法弄傷他，他反而顯得享受。
　　大約過了一小時，我已無力再反抗了，剩下的人，輪流將陽具放進我的口讓我含。在這裡受到的屈辱，我永世沒法忘記，但這或許是我贖罪的方式，我所做的，是為了她。
　　由於不擅英文，我和聯絡人無法成功交涉。這幾個月來，我失去了很多。現時，連針筒內的是甚麼，我也不知道。

　　休息了幾天後，我決定自己研究網路攻擊的做法。我在Google找到了不少相關資料，在台灣的討論區，也有些網民樂意分享資料。那個發帖人的名字叫Johan，我希望知道他的登錄電郵地址。幫女兒煮完飯後，我倒了些老火湯給她。她的神色虛弱，似乎在服食在藥房買的違禁精神穩定藥物。我抱了抱她，便回工作室研究。
　　對於地盤工作的人，電腦真的不易，不過在台灣網友的幫助下，他們傳來了一些懶人包和軟件，似乎不需要我去寫一個新的程式，這個名為「Black」的程式，已可直接駭進伺服器，取得資料。
　　在三月三十號，我成功駭進了連登伺服器。找到了帖文「本地學生與男友自拍流出」作者的電郵地址：「johanhk1@hku.connect.com」
　　「找到了。」那代表發布我女兒影片的人，是香港大學的學生。

　　我使用「Black」軟件嘗試駭進港大的伺服器，卻因系統精密而十分困難。在掌握到「黑手」是港大學生後，我透過連登討論區的起底功能，找到Johan的每個發帖和留言時間，並製成一個表。同時，我發現Johan是日本動畫「Monster」中的金髮少年。製成一個表後，我發現Johan在星期一夜晚1830至2130，星期六1830至2130，星期二0830-1230也從未有過發帖和回覆。我創建了個假電郵，聯絡港大的職員，假裝是舉辦活動的學生，取得了所有學系的時間表。在四個通宵後，我找出只有港大護理系在那三節時間都有課。於是我鎖定了始作俑者是港大護理系的男學生。

　　由於殺了不少人，我需要喬裝一下才混進學校，我拿出很久以前飲宴使用的西裝，裝份成港大的學生混入學校。
　　「你好，我是港大的醫科生，因為要和護理系學生交流，你知道他們通常在哪上課的嗎？」我用略為牽強的藉口，問了幾個港大的年輕人。
　　其中一個犬齒的年輕女學生，穿著短裙和長襪，十分可愛，她好似對我年紀那麼大， 卻「是」醫科生感興趣，便笑了笑幫我在ＷhatsApp問她的Ocamp組員。她便查看手機便說：「叔叔，你那麼大讀醫，是後來再重讀並考試的嗎？這是追夢？」她眼神崇拜。
　　我有點慌張，說：「是，是，我是追夢的。」
　　她展現手機訊息給我：「 李兆基會議中心 」
　　「明白了，謝謝你。」
　　「如果不懂去，可以WhatsApp聯絡我喔。」她開朗地說。
　　
 





對質



　　在護理系的上課時間，我坐在李兆基會議中心。當中幾十個學生，只有一個男生。我鎖定了他，在他離開課室想進入男廁時，推了進傷殘人士廁所。
　　我嚇唬他：「你便是連登討論區中的Johan嗎？」
　　他很害怕：「吓，你為甚麼這樣說？」
　　「在二月十四號，你在連登討論區發出了帖文『本地學生與男友自拍流出』」嗎？
　　「那個帖？那是……那不是我……」
　　我捉住他的衣領：「是誰？快說。」
　　「如果說User Name是Johan，那便是我的同學陳棋拿。」
　　「帶我去見他。」
　　男學生害怕地說：「他經常不在港大的，我聽他說他約了個舊愛人見面。」
　　「在哪？何時？」
　　「是明天在旺角建興大廈的天台。」

　　在之後，我在黃昏時間去了建興大廈。天黃，我想起陳奕迅的歌：「多經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纏綿著青蔥的山丘，轉眼變蟻丘。」建興大廈有些糞便散落在樓梯邊，在十四樓之上，原來破門而入是有個天台的。
　　在天台，我看見一個瘦削但眼神敏銳的男生，戴著黑色眼鏡，外表有點像香港名人林作，像是一個高材生。我推門而入，這個男生便警覺地望過來。在他身旁是一個穿著黑色厚外套以及間條短裙的少女，十分清新可人，那是我的女兒。
　　「陳棋拿。」少女叫男生的名字。
　　我看到他們在一起，有點驚訝。
　　「你們……為甚麼會在一起？」
　　他們相望，並無回答。
　　「那片，是你發布的嗎？你是Johan？」
　　「是的，我的連登用戶名是Johan。我的真名是陳棋拿。」
　　「為甚麼你要發布那段片？還要用那加密的方式。」我控訴。
　　女兒有點激動，「為甚麼你知道這事？為甚麼你要令已忘記的我想起它？」她怪責我，並劇烈地震動，掉下了好幾包精神科的藥物。我感到心絞痛，也想到了白臉人為我注射的綠紅色血液，感到身體異常虛弱。
　　「女兒，你在做那檔事（援交）嗎？」
　　「是的。」她毫不害羞地說。
　　「為甚麼？我盡心盡力去照顧你。」
　　「你一直都知道嗎？這是我的意願，我是在朋友Ａ的帶動下，才開始做這事的，一開始是為了快錢，之後卻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了，做，與不做，都可，是我的選擇。」
　　「你這不孝女。」
　　女兒挨向陳棋拿。
　　我生氣，「你這小子，為甚麼要發布我女兒的性交片段。」
　　像林作的小子真誠地解釋：「我並無傷害你女兒的意思，我和你的女兒在程啟業中學時已認識，曖昧不明像是初戀，在檔案中的內容添上真正的訊息，是我和她在中學時創造的私密來往方式。」
　　「我和你的女兒在中學認識，曾經情到濃時去到維記酒店，而後來我因為父親的工作而短暫出國，你的女兒以為我不再理她而封鎖了我的所有通訊帳號，是因為這樣，我在那天思念過去，獨自去到維記酒店，卻見到你拍攝的過程以及遺下的手機，我希望聯絡您的女兒，卻並無任何的方法，我才以表面上看不到她影片的方式，在網上發布帖文，希望她見到後，可以解封我。」
　　女兒眼泛淚光。
　　「也是在後來，她的確解封了我，我才可在此約見她。伯父，我仍然喜歡她的。」
　　「可是你發布了那影片，是不爭的事實。」
　　「在讀中學時，使用舊版的Ｗindows才能發現這加密方式，我想不到會被其他人發現的。」
　　「我承認，當中是有恨意，可是這源源不絕的恨，卻是因為我對她源源不絕的愛。」
　　「更何況，她已原諒我了。」
　　我問：「你真的已原諒他了嗎？」
　　女兒掩臉，「不要再說了。」
　　我希望過去抱著她，而她情緒再次波動，身上的精神藥物再掉下更多。
　　她衝向天台的邊緣，我伸手去捉。可是我感到很睏，我的手，捉到嗎？
　　我捉住了她，而我的力氣快要耗盡。
　　女兒昏睡了過去。「這是藥物的副作用嗎？」
　　「小子，你過來，我們好好的談一下。」我勉力地說。
　　「你真心喜歡我的女兒嗎？」
　　「是的。」
　　「你現在和她是男女朋友關係嗎？」
　　「未是，但我答應會努力地追回她的。」

　　我聽到滿意的答案，卻想不到白臉男的針如此強大，我也不知自己是染了晚期的愛滋病還是怎樣。我強忍病情，也要避免途人看到。在家中，我一筆一筆，記下這一切。然後，我很想睡，很睏……

　　我感到自己已睡下去。在發夢嗎？在夢中，我見到女兒在我的墓前，和棋拿一起，抱著一個嬰兒，她好像握著某些東西。在建興大廈那天之後，她拒絕了Ａ的追求，答應了棋拿嗎？我反而欣慰。他們甚至生了孩子嗎？「是男，是女？」我迷糊地說。在青草地上，陽光下，女兒握著的是甚麼？是一張照片，當中有，她，妻子，和我，在笑。
　　我會一直睡下去嗎？好像聽到有人在叫我：「爸爸，爸爸。」我好像看到一個五、六歲的女孩，抱著皮球跑過來。「這是天堂，還是人間？」我的眼睛張開，好像看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在陰暗的雨天中，搖晃在床上的我。—全文完—

如果喜歡故事，請Follow Facebook & Instagram 
https://www.facebook.com/kind1elegant
https://www.instagram.com/kind1elegant/
有關小說的問卷調查： https://goo.gl/forms/9Wu3du0vk3SmgVxT2


